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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王仲荦离开中央大学，对山东大学来
说，是件好事，因为时年34岁的王先生于1947年
春，北上青岛，任教于山东大学，直到逝世，在山大
教书近四十年，桃李满天下，还为历史系留下了
“八马同槽”的佳话。
近四十年，在王仲荦先生73年的生命中占据
了一大部分。
“先生对山大很有感情。当年北大三次来邀请
王先生去北大任教，先生都拒绝了，毕竟在山大已
经待了几十年，有了感情，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
‘山大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姬妍、周应奇：
《一代史学宗师——— 王仲荦》）。
在“第二故乡”里，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王仲荦
夫妇居住在鱼山路上，尽情地享受着青岛的美，“海
边的天空很蓝，岸边紧靠着海水浴场的鱼山路常有
马车走过的踢踏声，这声音和音乐的海浪声交织在
一起，会把阳光里的宁静衬托得很美。从海洋深处
传来的清馨会从窗台上一直流到你的心里去，从
这里，沿着漂浮在海面上的阳光，你不仅可以感受
到遥远天边透着深蓝色的内涵，更可以让你跨越
时空去考虑在这颗渺小如尘埃的星球上所发生的
历史”，郑宜秀女士也任教于山东大学，是青岛作
家王灏远先生的恩师，他记得郑宜秀女士和王仲
荦夫妇夫唱妇随、相敬如宾的场景。
在教学上，王仲荦先生异常勤奋，他在历史系讲

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课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了
八十万字的讲义，“后来我问先生为何要写这么厚的
讲义，他风趣地说，我讲课不如童书业先生，他上课
只带粉笔，《春秋》《左传》倒背如流，一口京白侃侃而
谈，下课铃响刚好讲完。我没这个本事，就下笨功
夫”，王先生的助手刘统说，其实，同学们说的是王仲
荦先生一口上海话，唯恐北方学生听不懂，所以才将
讲义写得尽量详尽，让学生能够听懂看懂。这部讲
义，以后就成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
青岛的生活结束了王先生的漂泊，他的史学研
究也重新步入正轨。1951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成立，
转为历史系教授，时年38岁。同年与郑宜秀结婚。“在
这期间他开始整理《西崑酬唱集注》，北周的六典与
地理及动笔写魏晋隋唐的断代史”，在王仲荦先生看
来，“历史是自己谱写的。”因为他觉得，历史不是史
家随意做出来的，如果在历史上加油加酱，其结果就
会出史界，这样的历史就不能成为史。
在史学研究的天地中，王仲荦先生在继承与求
新上上下求索，实现着学统与新知的融汇。王先生除
《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一文外，还先
后完成了《两汉奴隶社会说》、《魏晋封建论》、《关于中
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等论文，
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关于中国奴隶社会

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初
唐史》、《隋唐五代史》等专著。
正如启功先生所评价的那样，王仲荦先生是
为益友，在山大，王先生和童书业过往甚密，“童先
生很喜欢吃蛋炒饭，仲荦先生就经常亲自做给童
先生吃”。童书业也对王仲荦的学术成果提供过帮
助，在撰著《魏晋南北朝史》时，童书业帮他调整了
章节目录，使体系更为完善。王先生与陈同燮、华
山也都是好友。曾经在王仲荦的主持之下，“并由
他本人作序，童书业先生的《先秦七子思想研究》、
陈同燮先生的《希腊罗马简史》、华山先生的《宋史
论丛》等著作才获得顺利出版，告慰了亡友们的在
天之灵。（黄朴民：《忆业师王仲荦先生》）
只是，历史的风雨有时来得措手不及。
“曾找到一本当年出版的大字报选编，从那无知
又不讲理的语言中，领教了那场运动的严酷。一些积
极投身运动的学生给王先生贴大字报，辱骂先生是
‘抄书教授’。甚至有一份大字报恶意中伤，说先生写
的《曹操》这本人物传记是抄袭某个学生的作品云
云。这是对先生人格和学术的莫大侮辱，先生气得大
病一场，很长一段时间不进历史系的大门，表示无声
的抗议。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用他自己的话
说：‘每每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我总想沉下心来，整理
旧著。’”（刘统：《怀念先师王仲荦教授》）
有时候，命运就是会与人开玩笑，正如王仲荦先
生的助手刘统所说，王仲荦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
初，被调到北京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便有“塞翁
失马”的意味。因为不在学校任职的王仲荦先生似
乎被人遗忘，当“文革”风暴席卷校园之时，王先生
正在寂静的书斋里整理文稿。“然而学生中大多数
不认识王先生，出于好奇一伙人去抄家，只抄走了
他们感兴趣的《金瓶梅词话》等小说，便呼啸而去。
先生的古籍和专业书均保留完好。后来先生跟我
谈起这段往事，还是感觉很庆幸的。如若将书籍扫
荡一尽，学问就作不成了”。
进入北京点校二十四史实为借调，“十三年的

时间里他独自生活在北京，对这段生活我也无从
了解，而只有它自己的诗句‘十年踏破万街尘，老
至愁经客子春。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编属稿愧无
津。遥山红叶休焚翠，近郭黄流漫卷银。一夜西风
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这是王仲荦先生题为
《十年》的一首七律，作于1976年），能够说明他的
情况，而这的确意味着他能避开冲击的喧嚣，让他
在工作之余，在这份难得的平静里得以整理自己
的旧著。作为近代的史学家，像王仲荦先生著作之
丰硕是不多见的，这要得益于这段平静的生活”，
郑宜秀女士的言语中满是庆幸之情，以及对夫君
的赞叹。

生活中的王仲荦异常简朴，家里一对旧沙发，在
青岛解放初期，花二十块钱买的，用了多年，塌陷下
去也不换。在采访中，凡见过他的人都表示他穿着简
单，用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的话说，是典型的老式
学者风范。“当年与郑宜秀老师结婚时，其家当只有
一件替换的破夹袄，家里的水泥地板坏了，自己找来
工具，亲自修好”。出门开会，临时找不到像样的衬衫
来穿，“找个裁缝把旧衬衫领子翻新一下，拿回来穿。
济南的盛夏，闷热无风，先生伏案写作，挥汗如雨。桌
上摆个嗡嗡作响的小电扇，身边放着一盆凉水，直到
去世前两年，才‘奢侈’地买了个空调”。
考古学家王献唐的曾孙王书林先生曾跟着祖父
母去济南拜访过王仲荦先生。“曾祖父王献唐在上世
纪50年代担任山东省文管会副主任期间，曾与在山
大任教的老师们多有交往，包括赵俪生、童书业、王
仲荦等。曾祖父去世后，在上世纪70年代末，祖父承
担起整理曾祖父遗嘱和手稿的责任”，就是这样的机
缘，时年八九岁的王书林曾几次前往王仲荦先生的
家里，“印象中郑宜秀非常和蔼可亲，每次去了都很
热情，王仲荦先生说话带点儿南方口音，但感觉精神
矍铄，说话底气很足”。几次谋面后，王书林非常惊讶
于王仲荦在1986年就去世了，总觉得他很硬朗。
客套之后，他们讨论的是关于王献唐先生的
遗著问题，王书林听不懂，就打量房间里的摆设，
“他们的住宿条件和现在的学者们没法比，不过满
屋子都是书”。
王仲荦先生一生离不开书，读的书更是不计
其数，“二十四史整理后期，较为空闲，他常开书单
叫我上图书馆借书，读书速度极快，记忆力也惊
人，一百卷的《说郛》，没有多久便看完了，又催我
借别的书，我起初怀疑先生仅仅是查点资料。但他

说看完了，讲起其中内容情节，简直背述如流，使我
不得不骇服。借了一阵子，他却不叫我借了，说：‘这
里的书我全都看了，苦于无书可看。’中华书局图
书馆藏书几十万册，远远抵得上一个大学图书馆，
先生却感叹无书可读，其学问之渊博，可以想见。”
（张忱石：《我所知道的王仲荦先生》）。王仲荦先生
的助手刘统也记得，先生一生最大的乐趣是读书，
“我给他作助手后，每个星期日的固定任务就是去
城里书店买书，开始每次给我一些钱，后来索性每
月给我一笔钱，花完了再‘报账’。跟他几年，经我
手买的书总不下千余册吧。后来我到复旦大学读
书，先生在去世前一个月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还
托我代购新出版的《艺苑掇英》，并瞩咐我‘勤学勿
怠’。我还没来得及将书寄出，便传来先生去世的消
息，真是令人痛心”。
王仲荦先生一生笔耕不辍，曾立下“生命不息，
写作不止”的座右铭，在他停止吸呼的前一刻还在以
每天3000字的进度，赶写《中国物价史》。当“西周封建
论”和“春秋战国封建论”风靡国内史坛，被认为是权
威观点，在古史分期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王仲荦敢
于大胆地把自己通过认真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结论发
表出来，终以魏晋封建论载入史册，为国内外学者承
认和信服；他还研究出版了《曹操》一书,首次对曹
操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公允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为
后来史学界讨论曹操其人打下了基础；《魏晋南北
朝隋初唐史》扭转人们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看法，
证明一时期南方经济大开发、北方民族大融合的
有力观点；晚年致力于敦煌学和古代物价史的研
究，写成《敦煌石室地志行记综录》、《敦煌石室地
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和《金泥玉
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

在史书世界中钻研，王仲荦先
生严谨认真，生活中的他，对人对
事与对待史学研究一样，一丝不
苟，耿直不屈。“一次开会，领导处
理一件事不公平，先生马上就站起
来：‘给我找车子，我身体不好，要
回家了。’先生并不怕因此而得罪
领导。”（姬妍、周应奇：《一代史学
宗师——— 王仲荦》）。在职称评定投
票上，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学
术水平够，不求我我也赞成晋升。
但若是不好好研究学问，专门走关
系，我是不会投赞成票的。”也正因
为如此，得罪了不少人。
而对待自己的爱徒，他继承了

恩师章太炎的遗风，关爱有加。在
山大任教期间，经常拿出自己的
微薄工资接济学生。他的学生蒋
福亚在《往事追忆》中提到，王先
生培养他时，恰遇特殊时期，被
贴“大字报”，王先生平静地告诉
他，这是针对他的，与蒋福亚无
关，“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还让
蒋福亚也揭发他，说这样就可以
脱去罪名。在蒋福亚毕业时，他提
出要求：“不准说是我的学生。”直

到风波过去之后，再次见面，“先生
劈头第一句话是：你没有出什么事
吧？！当得知一切都好时，哈哈大
笑，并将我引见给在他房中聊天的
其他老先生说，这是我的学生。我
高兴极了，这无疑是先生自己解除
了禁令。”王先生不仅教导学生知
识，甚至在特殊时期处处保护他
们，爱才之举可见一斑。在很多
记忆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经
历：学生齐涛读完硕士后，学校
安排他接替郑宜秀教授的工作，
以便于郑教授能够好好照顾王
先生，然而，王仲荦认为齐涛是
个人才，不能耽误前程，没有接受
学校安排，继续教导齐涛，直至
1986年因病去世。
王仲荦先生是一位史学宗师，

他站在学术顶端，离百姓很远，就
连他的学生王大建女士都说，很想
写写王先生，可是又不知如何下
笔，因为他太忙了，很难和他过多
接触；王仲荦先生又是一位普通的
教授，他也会帮助妻子照料家务，
对待子女非常民主，对待亲友和蔼
可亲，他是良师，又是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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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大，写80万字讲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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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读到“无书可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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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说是我的学生”5

王仲荦全家福。

1984年6月，王仲荦（后排左三）、吴泽（后排左一）、胡守为（后排
右二）等名家在青岛讨论《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写工作。（王大建提供）

1985年夏，王仲荦先生（前排右二）与山大历史系师生会见日本
学者金子修一。（王大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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